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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佛友下午好，請坐。妙音居士讓我下午再接著說，我只好
遵命。下午說個什麼題目？我想說說是雪中送炭還是錦上添花。我
怎麼想起這個題目來？因為現在我覺得社會上有一種，我認為是怪
現象，愈富有的、愈有權有勢的，愈是前呼後擁，送什麼的都有；
那些貧窮的，需要幫助的，往往真正能幫助他們的人卻不多，我認
為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應該是雪中送炭，少錦上添花。
　　我有一個深刻的感受，就一九九一年團中央搞了一個希望工程
，就是救助那些貧困的孩子上學。當時人民日報有一篇文章，還有
一張表格，就是說如果你要是想救助這個孩子你就填上表，然後寄
回團中央，團中央就給你分來這個孩子。我看了以後我就填了一張
表，我說給我分兩個孩子。我得量力而行，因為咱低工資，沒那麼
大能耐，所以我就想先幫兩個。寄去以後團中央就給我回信了，給
我分了兩個孩子，都是湖南的，一個男孩叫李志高，漢族的，一個
女孩叫龍亞群，苗族的，都剛上小學一年級，八歲，把他們的那個
救助證什麼的就給我寄過來。當時團中央要求是每個學期給他們寄
二十塊錢學費，我想二十塊錢太少了，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第一次給
他們各寄五十塊錢學費。一直到現在為止，十五年過去了，這幾個
孩子我一個沒見著過，沒見過面。當時是兩個，一個男孩、一個女
孩，後來發展成五個。怎麼發展的？因為那個女孩她有兩個姐姐，
考學考上了。我一想，農村的孩子能考上那太不容易了。龍亞群給
我來信說：阿姨，我兩個姐姐考學都考上了，但是我家太窮供不起
，她們不能去念書了。我一想太可憐了，所以我就給那孩子回封信
，我說告訴妳的兩個姐姐，她們倆上學的學費我也包了。所以這樣



，就由一個女孩變成三個女孩，姐三個。那個小男孩，志高他小弟
弟也上學了，我說你小弟弟上學我也供。這樣我從一九九一年開始
就供了五個孩子，實在是微不足道。
　　這個事不但我單位沒有任何人知道，我家裡人誰都不知道這件
事，這樣就五年過去了。第六個年頭被發現了，怎麼發現的？我出
差沒在家，湖南那個孩子給我來信，我們那個柳處長他好奇，他說
小劉家湖南也沒聽說她有親戚朋友，怎麼湖南來的信？那信封寫的
還歪歪扭扭的，因為小孩寫信可能字跡不是那麼太工整的。柳處長
當時就把那信拆開看了，看了以後他就覺得，她供了孩子上學，別
人咋不知道？他就匯報機關黨委，機關黨委就把這個事匯報給我的
主管主任，我的主管主任就把機關黨委書記批評了，說這麼大的事
，你們機關黨委為什麼不掌握？機關黨委書記說，她自己不說誰知
道？我確實沒跟任何人說過，因為我從來也沒有想宣傳宣傳這件事
的想法，默默的做就默默的做。這時候我不是出差沒在家嗎？等我
回來的時候，我看各個處室的人怎麼都用那種怪怪的眼光看我，我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我們辦公室那小傢伙就說：劉姨劉姨，我們
現在在學習妳的先進事蹟。我說我啥先進事蹟？從抽屜裡提溜出一
個打字材料，我一看確實是「劉素雲同志先進事蹟」。我說我啥事
蹟？他說妳不是供學生上學嗎？我說誰說的，你們怎麼知道？又說
現在全委都在學習妳。結果我到各個處確實是，每個處都發那一本
我的事蹟材料，完了說機關黨委號召全委同志向劉素雲同志學習。
　　我就覺得一件小小的事情，還至於這樣嗎？本來不足為奇的事
情，他們為什麼覺得很奇怪？後來有人跟我說，說咱們委這個經濟
條件，妳家不說排在最後也差不多了，妳窩窩頭翻跟頭顯啥大眼？
我說我那窩窩頭眼不朝上，我扣著放的。你們發現了，也不是我說
的。他說妳看，妳這樣的條件妳這麼供學生，我們這臉往哪擱？我



說這個不是自願嗎？你願意救助你就救助，你不願意救助你就不救
助，你何苦這麼說我？我說我又不是像你說的，我顯顯我自己。這
個事確實給我感觸很深，就是你本來做這個事很平常，但是在別人
眼裡可能看妳就不平常，妳就是另類。
　　後來有一個機會，湖南有個會，按工作分工應該我去開會。我
想這下可有機會了，我去看看這五個孩子。結果我的主管主任說啥
不放我，說妳去了這攤工作咋辦？我說來回就七天左右，就這七天
你都不給我。不行，派人替妳去開。怎麼說也沒讓我去，所以我那
次機會就失掉了，到現在我都沒見過這五個孩子。派了柳處長去替
我上湖南開會，我跟柳處長說，我說拜託你一件事，如果你方便的
話，你看看這五個孩子你能看見誰。因為這五個孩子是兩個地方，
哥倆是在大庸，姐三個是在花垣，我不知道它中間距離多遠。我說
你看看，是能看著這姐仨，還是能看到那哥倆，完了我把地址什麼
的都給他寫好，柳處長就去了。
　　那老頭特別認真，去了以後開完會，他和誰聯繫的？和湖南省
那個團委聯繫的，就是團省委聯繫的。一說這個事情，團省委的同
志很感動，就專門派人把李志高和他的父親、和他的老師接到柳處
長住那賓館去了，這哥倆就找著了。柳處長回來跟我學，他說他在
賓館住著，這不把人找著了，團委的同志就帶著李志高、他父親和
他老師來見柳處長。說一進屋，李志高的父親就給柳處長跪下了，
說感謝恩人。柳處長說你謝錯了你謝錯了，不是我給你寄的錢。他
爸爸說，他說我知道。因為有照片，我給他家寄過照片，他家孩子
照片也都給我寄過，那時候他八歲，還小傢伙。所以李志高他爸爸
說，你來你就是恩人。柳處長跟我學，他說李志高他爸爸穿個什麼
衣服？就是短袖的小白布衫，很舊很舊的，後來才知道，就這麼一
件衣服是借的，就為了來見柳處長現借的衣服。他家是怎麼生活的



？四口人，李志高、他弟弟、他爸爸、媽媽，這四口人，就靠他爸
爸在山上種菜，或者是冬天燒炭，這就是維持他家生活的唯一出路
。李志高他媽媽有病，沒有勞動力。然後供這兩個孩子上學，當時
那個時候李志高他小弟弟已經上學了，他比志高小兩歲。
　　那時候我就想，那些富有的人，那些有錢有勢的人，你不能救
救這樣的孩子嗎？後來我就每次給他們寄一百塊錢。一百塊錢來說
，對你我來說可能不算個什麼，咱們少吃點好東西，少買一件新衣
服，什麼都有了，可是你這點錢給了他，他有書讀了，可能就這一
件事就能改變他一生的命運。我希望更多更多的人能夠做雪中送炭
的事情。我看電視的時候，我看山區的孩子沒有教室，那個教室裡
又沒有課桌，就擱那個木頭釘的所謂的桌子、凳子。天棚是漏天的
，外面下大雨，裡面漏小雨，有的孩子上課打著傘。我說就咱們國
家，這麼多年了，一九四九年建國到現在，到現在我們的邊遠山區
還有這樣的學校，還有這樣的學生。我們做為一個黨員也好，還是
做為一個普通的公民也好，你不覺得心疼嗎？你不覺得你做得太少
了嗎？我們每個人如果能獻出一分愛，能做出一分貢獻，不至於讓
這些孩子打著雨傘來上課。冬天外面飄著大雪花，屋裡飄著小雪花
，那小臉蛋凍的真是，那電視演的，它不是說沒畫面的，有畫面，
也可能山區孩子就這樣臉，就這小臉蛋通紅通紅的，都是那樣，男
孩、女孩全那樣臉蛋。每逢我看到這樣的電視的時候我就覺得，求
求佛菩薩，照顧照顧這些苦難的孩子們。
　　看看我們的生活是什麼樣，反正我在機關工作，我所看到的不
是那麼太多，因為一般的場面我不參加。有時候你參加一個什麼會
議，我就給你舉個例子，就說會議吃那個飯，百八十人的一個會，
我認為那幾天實際就是去吃喝去了，開會是次要內容，吃喝成了主
要內容。我真是看不慣，滿桌子的山珍海味，我給你們學學什麼樣



？龍船，我不知道那名叫啥，我就給它叫龍船，裡面是龍蝦，那龍
蝦的鬍子一整還來回晃蕩，我不知道怎麼整的，小黑豆豆眼睛還會
轉轉，就擱那轉盤這麼一轉，轉到你面前的時候，你那心就像揪起
來一樣的難受。那個我就管它叫蛤蟆，我不知人家學名叫啥，經過
油炸以後都這樣式的，擱這盤子裡排了一圈，就這麼轉。不忍心看
，我說別往我這轉，別往我這轉，我說上我的菜。哪有妳的菜是不
是，人家開會，會議都統一的。所以開會對我來說是一種折磨。
　　我出差的時候，有一次去給兩個企業解決問題，因為不熟悉他
們，他們說劉大姐，妳問題解決的這麼好，我們太感激妳了，今天
中午請妳吃飯。我可能也忘乎所以了，問題解決了我也挺高興的，
我說行，中午你們請我吃飯。到那一看傻眼了，一桌我都叫不上來
名字。我一看，這也不是我吃的東西，我說你給我上我的菜行不行
？問我，劉大姐妳吃啥菜？我說一碟大醬、兩根黃瓜，他們以為我
開玩笑。完了都圍好了擱那坐著，說劉大姐妳倒動筷，妳不動筷我
們咋動筷？我說我的菜沒上。啥菜？我說一碟大醬兩根黃瓜，我不
都告訴你們了嗎？他說劉大姐妳別開玩笑了。我說不是開玩笑，你
要不上我的菜，肯定我不能動筷。後來說上上上，給我弄了一碟大
醬，拿兩根黃瓜。我說我這個也別擱你們圈上轉，轉你們可能也不
吃，我就放在我這兒，你們這些你們愛咋轉咋轉。後來他們告訴我
，說劉大姐，就為了給妳準備這頓飯，我們費了老大勁，就不知道
用什麼來招待妳好了。我說你看這個怨我，我一高興，說行，請我
吃飯，我又沒告訴你們我吃啥。
　　所以每到那種場合的時候，我不知道別人是什麼心情，反正我
心情是難受的，我不希望看那種場面。就說咱會議那個飯，如果說
你都能把它吃到肚子裡去也行，是不是，沒浪費，你吃進去了。三
分之一都吃不到，滿桌子的，連飯帶菜呼呼的都當垃圾，多可惜！



那麼多人吃不上飯，我們這面就這麼浪費，一頓這樣，兩頓這樣，
三頓這樣。那時候我的心情就默默的盼望快點結束、快點結束，我
就希望這會議快點結束。所以有時候一開這樣的會，我能不去我盡
可能不去，我能躲我盡可能躲開。因為啥？咱們沒有那麼大權力，
咱們解決不了這麼大的問題，你去你看不慣也白看不慣。所以眼不
見為淨，最好是別讓我去參加這樣的會。一般來說，人都願意參加
會，參加會一個是吃得好、喝得好，另外如果到省外去開會有旅遊
，會議都組織活動。譬如說要是三天會，保證最起碼一天半是旅遊
，一天半開會就不錯了。旅遊誰花錢？公家花錢，沒有個人掏腰包
的。
　　所以我給我自己定了一個規矩，出去參加任何會，不參加任何
活動，開完會往回走。我就參加了一次，我跟大家說過，我上鄭州
去開會，和我們安主任。本來他是我的領導，我跟大家說大家都笑
了，我說我倆本末倒置，我是他的兵，他是我的頭，什麼借錢、報
銷，這些事統統他管。我的包小，我就平時拎飯盒的那個包，我上
班我中午帶飯，有個拎飯盒的小包，我出差還是這個包，變成牙具
了，這就是我出差拎的。所以我跟我們主任說，我說主任，借錢這
個事你別安排我，我不識數，一百塊錢我都數不過來。所以這些事
都是我們主任的，我們委有同事開玩笑說，妳這不是本末倒置嗎？
主任給妳拎包。到了鄭州，我是兩點鐘的飛機，擱哈爾濱起飛，到
鄭州落不下，霧太大了，看不著地面，就把我們拉到石家莊，擱石
家莊住了一宿。第二天又把我們拉到鄭州，還落不下，又把我們拉
到西安，擱西安又住了一宿。第三天又拉到鄭州，這回是迫降的，
就是飛機已經落到地面了，你從飛機那窗戶往下看，看不著地面，
就那麼大的霧。這不是一顛一倒這一來回一折騰三天，等我們到那
下了飛機，到了開會那地方，人家會議結束了，開完了，沒我們事



了。下面就是活動，我跟我們主任說，我說主任你願意活動你活動
，我不活動，我要回去了。我們主任說，素雲這把妳保證得參加。
我說為什麼？他說這次會議組織上少林寺和龍門石窟。我說那我去
。所以我這麼多年參加會議，我只有這一次參加會議組織的活動。
　　到了少林寺，它那不也有那個法物流通處嗎？我一看這手脖戴
著的佛珠，我一看我就喜歡，我就想請幾串回去給佛友。我一看價
錢，兩百塊錢一串，就手脖戴的，兩百塊錢一串。我手裡沒錢，我
就跟我們主任說，我說主任，給我開六百塊錢。我們主任說幹啥？
我說請三串佛珠。他說啥樣的？我說這樣。他說這麼點小佛珠兩百
塊錢一串，妳就敢請？我說請。他就給我開了六百塊錢，我就把這
三串佛珠請了。請了以後我們主任問我，說素雲妳幫我參謀參謀，
妳說我給我家妳大嫂買點啥？我說佛珠。他說妳請這佛珠我可捨不
得，太貴了。結果他請了兩串一百零八顆那樣的大串佛珠，五十塊
錢一串，他花一百塊錢請兩串。他還說，妳看妳三串花六百，我這
兩串花了一百。我說你請你的，我請我的。後來我問我們主任，我
說主任，你信佛嗎？他不吱聲，他說我家妳大嫂信佛。我說供佛嗎
？他說供。我說你別光抹不開說，你信你就說信，我說無非你就烏
紗帽大一點，怕掉烏紗帽咋的？我說你看我信佛都敞著，我就到處
宣傳我信佛。我們主任說，我可不敢像妳那麼宣傳。少林寺走完了
就上龍門石窟，龍門石窟那尊毘盧遮那佛，我認為是我看過所有佛
像裡最莊嚴的那尊佛像，它怎麼那麼好，你看著那種親近勁，親切
那種感覺，真是無可言喻，站在它面前你就瞅，就不想離開，就那
種感覺。
　　所以說，我就通過這些事的對比還是什麼，真是感觸很深很深
。你現在，譬如說，就拿我們機關幹部來說，我病了以後不就再沒
上班，我應該是去年三月二十號退休，我們是按日子算，一天都不



帶多餘的。我一九九九年發病的，發病以後我就一天班再沒上過。
有的同志問我，說素雲，妳回家以後有何感想？我說沒有感想。有
何感受？我說也沒有感受。我說你問我這話啥意思？他說妳有沒有
失落感？我說啥叫失落感？我沒有體會。他說我們都有失落感，為
什麼妳沒有？我說那我也解釋不清楚。後來我說我想出一條，他們
問我哪條，我說因為你們在位的時候，把你們手中的權力看得很重
很重，你們用你們的權力謀了不少私利，你現在退下來了，你這種
權力失去了，你謀私利的機會就沒有了或者少了，所以你失落。我
說我手中也沒啥權力，因為我幹的都是政工工作，除了我當減負辦
主任以外，其他的工作都是政工工作，清水衙門，沒有人給我們送
禮，也沒有人給我送錢，後來當了減負辦主任有人送了，我又不接
受，我又一次成了另類。
　　企業的問題真是很嚴重，我當減負辦主任我深有體會，企業太
難了。現在有的時候，我說不把那個企業治死都絕不罷休，非得把
你治死拉倒了。愈好的企業檢查得愈多、光顧得愈多；企業黃了，
誰也不去光顧了，沒人管你。我有一次上一個市匯報工作，他們說
全市多少個多少個企業，我說現在有多少營利的？說能開出工資的
，全市三家。三家企業能開出工資，其他的一律開不出來工資，全
下崗，工人怎麼活？
　　我解決一次這樣的問題，我們有一個，那時候是縣，後來變成
市，就是那個什麼，還不完全像是三輪車，叫什麼車？有個名，港
田，就是那港田車，拉腳、拉人，下崗工人就用這個車來賺點錢養
家糊口。結果就這個，給設置什麼障礙？收費。你車停這也不行，
停那也不行，把這些人逼急了，把狀告我那去了。我真是同情弱者
，我一聽就覺太可憐了，我就帶幾個人我就去了，到那個縣去了。
到那個縣以後，我先聽聽縣裡的匯報，縣裡一匯報說得頭頭是道，



說這些人怎麼不遵守規矩，怎麼佔道，怎麼影響交通。我給他們提
一個問題，我說他們不用這種方法，咱們政府能不能給他們指出一
條活路？用什麼來養家糊口？他總得吃飯吧！完了問住了，沒有人
回答我這個問題。後來我說你們領我去看看，這個佔道怎麼個佔法
。我這人就是較真，你不說他佔道嗎？你就領我去看看佔那個道怎
麼佔的。他那個全縣一共是五百台港田車，然後他給它規定一個停
車的區域，我一看都把我氣笑了，我說你們給我擺擺，這五百台車
就你們畫這範圍，你給我擺。我告訴你們多大的距離？就是挨著那
道牙子畫那個白線，兩個白線之間也就是百八十米遠，你說就算一
百米的距離，五百台港田車，你咋讓它站下？它不站在這個白線內
他就是違規，完了就得罰款，這公平嗎？這合理嗎？
　　所以下午我就做了這麼個決定，我說上午縣裡的匯報我聽了，
我聽明白了，我說下午給我找三個代表，就這港田車，給他們找來
三個代表，我聽聽他們的意見。後來下午他們就找來三個，這三個
人說實在，話都不敢說，膽突突的。我說你們說，你說對了，我一
定給你們做主，你說的不對我也不批評你們，我覺得你們太難了。
後來他們就跟我說，就是縣裡拉著我去看的時候都繞著道，因為當
時這些港田車司機聽說省裡來人了，列隊夾道歡迎，他們去接我的
車就沒敢走夾道歡迎這條道，繞挺老遠。因為那個地方我頭一次去
，我不知道，後來就這三個人說出來了，說我們聽說省裡來人了，
我們列隊去歡迎，沒歡迎著。這我才知道，他們沒讓我看見。後來
我就跟縣裡說，我說你這個事做的對還是錯，你們自己先說說。完
了他們就說怎麼對。我說拿文件，咱們要說道理，你這個收費，中
央什麼文，省裡什麼文，縣裡你得有依據。他拿不出來文，沒拿出
來，說在這個手、在那個手，沒在家。我說那好，我回去等著，你
把這個文找著了你送到省裡去，或者你給我寄過去，我有依據了你



收費照常；你拿不出來這文，收費肯定要給你取消。
　　後來我就回來了，回來以後，有的同志跟我說，他說像這樣的
問題，一般來說都是政府向著政府，省政府你得向著縣政府。我說
在我這沒有這規矩，我誰也不向，如果政府做對了，我支持它；它
做錯了，我不支持它。我說這個活讓我幹我就這麼幹，不讓我這麼
幹，你願意換誰換誰，我還不爭這個位子。這個事就過去了，過去
以後，後來他們始終沒給我找到這個文。我給他限定時間了，在我
限定的時間內你這個文沒給我拿到，那我就下個文取消這項收費，
因為你沒有依據。完了就把這個收費取消了，後來我聽說，五百名
港田車司機特感動，說都要請願，非得要上省裡來感激來。後來他
們有人跟我說，我說勸勸，一定要勸住，千萬不能上省裡來，我說
問題解決了就好，咱們就是為了解決問題。
　　還有一次，我到一個市裡去處理一個問題，都涉及到咱們政府
對部門、對企業，你站在哪兒？你站在這面你心愧，你站在那面，
這面給你施加的壓力真大。因為咱們官小，我要是大官，我是中央
首長他也不敢，是不是？好在我就膽大，我不管我官大官小，你官
比我大我不怕你，我該咋說咋說。我那次帶的調查組都是權威部門
，物價的、財政的、水利的、紀委的、監察的，一小幫組織一個調
查組，上我們某個市去調查一個問題。當時它那個市真給我來個下
馬威，六十多人參加我這個會，我省裡去這幾個人，剩下都是它市
裡的。市政府的祕書長帶隊，可有派了，大長方形橢圓形的桌，他
們基本坐這三面，我們幾個人坐這一面，基本都是他那個市裡的人
。當時上午，我說聽聽市裡匯報（都是為了收費），我說這項收費
你們收得對不對，有什麼依據，你們可以拿出證據來。這是政府匯
報，一上午滔滔不絕，條條是道。
　　我聽完你市政府的，我還聽那企業的，我不能聽一面之詞。下



午我說請企業來幾個代表，是哪位領導來，我說我聽聽企業的意見
。完了企業來了三個，一個總會計師，還有一個頭，還有一個處長
，三個人來了。我說下午想聽聽你們的意見，他那個總會計師開始
說，沒說上十分鐘，政府這個祕書長拍桌大罵，祖宗三代都給掘出
來了。當時在場的人全木了，沒想到弄成這樣，能有這個局面。當
時因為我是減負辦主任，還有兩個副主任，一個是物價的處長，一
個是財政的處長，因為收費不是我經委的業務，是他們兩家的，得
他倆拍板對還是錯，完了我拍板怎麼辦，得罪人的活是我幹。這面
是物價劉處長，這面是財政的劉處長，我們三劉，人管我們叫三劉
主任。這面這個劉處長胳膊肘拐我，劉大姐咋辦，他罵上了。你說
我咋說的？我說趁他罵的工夫咱們正好休息休息，他罵累了他不罵
了咱再接著開會。這個劉處長瞅瞅我，那個劉處長瞅瞅我，我說咱
們就休息，聽著。
　　罵了半小時，我一看，罵吧，咱也沒法制止人家，人家政府派
來的領導。罵了半小時他坐下了，他總有坐下的時候，因為他罵累
了，我們歇著我們不累。他坐下了，這回我站起來了，我說祕書長
，你是罵累了暫時休息一會，休息好了接著罵，還是就罵到此為止
，下面沒有話可罵了？當時弄他個大紅臉。我說祕書長你太掉價了
，這六十多人都是你的部下，我說你代表市政府來解決問題，如果
你罵能把這問題解決了，我們省裡來這幾位同志馬上回省，你罵能
解決，我們來幹啥？完了他不吱聲。後來我說你得給我話，你罵沒
罵完？完了說：劉主任我罵完了、罵完了。我說那好，你罵完了，
那就得該我說了。他說：劉主任妳說兩句、妳說兩句。我就說，我
說我處理這麼多問題，頭回見著這場面，這回我可大開眼界了，咱
們市真出人才。我說話就嘴黑。後來，我說你不是不讓說嗎？我偏
得聽。我就告訴那總會計師，我說你接著說。那總會計說：劉主任



，算了算了，我不說了，我不說了。我說不行，你不說我怎麼給你
解決問題？當時是水利方面的收費，水利有權，說收你啥費就收你
啥費。收企業的費，人家認為不合理人家不繳，結果用一個什麼絕
招？扣了企業七台車，其中一台大林肯，八十八萬，就這樣。你說
企業都困難到那種程度了，它是那個礦務局，那不企業大嗎？還有
好幾個小礦務局，合起來叫總礦務局，收人家七台車，收了三年。
這企業真是急了，不到一定程度他不會把這狀告到省裡去，因為他
在那塊地皮上生活日子不好過，沒辦法，把狀告到省裡去了。所以
我就來了，來了一調查，就是這麼回事。
　　結果企業說完了，政府也說完了，我就問這個財政的劉處長，
我說慶華你說說，他這個費收的對不對？他說讓小林先說，他這個
項立的對不對？這是財政立項，物價定價，這不他兩家的業務嗎？
我說小林你說說，有沒有這個收費項目？小林不吱聲，膽小。我說
你說我拍板，我說你不敢大聲說，你扒著我耳朵小聲說，你只要告
訴我對不對就行了。完了小林說錯了，不點小聲，告訴我錯了。我
說你這個項就錯了，收費項目就錯了，我說慶華，那就不涉及到你
定價定的對不對了，是不是？我說祕書長你聽到沒有？我說我給你
重複一遍，剛才財政的劉處長說了，你收錯了，你認不認這個帳？
他說那你省裡說我錯了我就錯了。我說你別這麼說，不管是省裡的
也好、中央的也好、地方的也好，一定要有依據，你要認為說沒錯
，你拿依據。他說我上午都說了。我說你上午那個一個也不是依據
，現在讓兩位權威的處長說，你那是不是證據？完了他倆都說不行
，是錯了。完了祕書長問我：劉主任，那妳說說，錯了怎麼辦？我
說有錯必糾。他說怎麼個糾法？我說你不是扣人七台車嗎？退回去
。他當時說：劉主任，七台車我賣了三台。這不耍賴了嗎？我說好
，祕書長，咱講道理，我要說讓你把七台車都退回去，你賣那三台



，我是難為你，我說咱們定價可不可以？三年前你收上來的，當時
新舊程度，值多少錢，你就把那三台車定多少錢，剩下那四台車（
當時我一看錶，下午四點半），我說祕書長，現在是四點半，距離
下班還有半個小時，來不來得及那四台車再賣了？他說來不及了。
我說好，當時我就跟市經委的主任說，我說你帶幾個同志，把那四
台車給我貼上封條。那個雞西市經委主任他不敢，說劉大姐、劉大
姐，就這樣式的。我說這話是我說的，你替我去貼行不行？完了後
來去把這四台車貼上封條了。貼上封條，這不是四台車你要返回去
，三台車你要作價，這祕書長一看虧了，面子也沒了，在企業面前
掉面子了。他最要的是面子，他管你公家損失多少是不是？這我看
明白了。
　　那天晚上我就要往回返，吃飯的時候他問我，他說劉主任咱倆
誰大？我說你說是官大還是年齡大？他說飯桌上不講官，講年齡。
我說我報生日時辰，我當時啪一下就把我生日報出來了。完了他說
，妳就比我大一天。我比他大一天，我倆同歲。我說大一天我也是
老大姐，我說小老弟，你今天實在是太掉價了。他說劉大姐、劉大
姐，一會我喝酒，我賠禮道歉，我陪妳喝酒。當時我就說，我說劉
大姐信佛，滴酒不沾，你少來這個。
　　作價了，他們領導班子就覺得沒有這麼處理問題的，出乎他們
意料之外，所以這就決定感謝我。感謝就全是這個，現在不拿東西
了，拿東西怕人看見我估計，這個東西還是面積小，我估計是這麼
回事。第二天早上小雷來陪我們吃早飯，我就上樓梯口去堵著他，
他一上樓，我在樓梯能看著。他一抬頭，說劉大姐妳站這幹啥？我
說這兩天挺辛苦你們的，你看你們還挨著罵，我說劉大姐替你夾這
包。他不夾那個小包嗎？他說不用不用，劉大姐，不用妳夾。我就
開玩笑說，我說咋的，不信任我，你那包裡有金條？我說你有啥我



都不帶拿你的，我給你夾一會兒，你找那幾個同志去吃飯。他就把
包遞給我，我回房間就把那個信封給它塞到包裡了。結果這天晚上
不是送我上火車站嗎？這包我一直夾著，小雷一會兒瞅瞅我，後來
就說：劉大姐，妳都要上火車了，這包妳咋還夾著，妳啥時候給我
？我說等我上了火車，火車要開之前我肯定給你。他不知啥意思。
上了火車，都坐好了，火車也要開了，我說你們幾個下車。下車之
前，我說小雷給你包，還給你了。完了他下車了，擱車窗外面站著
，我們車要開之前，我就給他比劃，你那個包裡這個，我說這個。
說話他聽不著，我就擱車窗裡面比劃，他擱窗戶看著。後來回來以
後，我又給他們領導班子寫一封信，告訴他，我為什麼要這麼處理
問題。
　　那一次真是唇槍舌戰，真是一場舌戰，那個激烈。後來回來以
後，那個祕書長不送我上火車嗎？就問我：劉大姐，妳這個決定有
沒有緩解的餘地？我說現在我跟你說是我口頭意見，以文件為準。
我說我代表省政府，你代表市政府，回去我向領導匯報，最後領導
怎麼拍板決定咱們就怎麼執行，以紅頭文件為準。完了我就回省了
，回省了我就把這個寫個調查報告，就遞給我們主管主任。我估計
那面可能電話都通給我們主任了，要不我們主任咋是那種眼神看著
我？翻翻翻。我說主任你哪塊看不明白，我給你念念。他說我能看
明白。完了他說素雲，這問題這麼處理行嗎？我說怎麼的，有毛病
嗎？他說妳可是代表省政府，它那可是一級市政府，妳這樣它市政
府可真是沒面子，以後怎麼領導企業？我說那我不管，你就看我調
查的對不對、準不準確，市政府做的對不對，如果它對，我更正；
如果它做的錯，我說就是這個意見。完了我們主任說，難為我了。
我說你簽不簽字？因為他不簽字我不能發文，他官大。我說你簽不
簽字，你要不簽字，這個作廢，你派人另去調查，你願意找誰找誰



，我不管。他說素雲，妳能不能緩我一天，我琢磨琢磨。我說可以
，就一天時間。真是一天時間，琢磨好了，給我簽上了，同意發文
。拿到他那個批件，當時我就打字室打字，當天我就給它發出去了
，就這麼處理，四台車退回，三台車作價退錢。
　　完了我們那個市的經委主任給我來電話，說劉大姐，妳來了一
趟雞西，妳走了以後，我們雞西簡直都要爆炸了。我說怎麼的？他
說我們經委這電話就不斷。我說幹什麼？他說都來問，說省裡來了
個老太太，她什麼門子那麼橫，她怎麼這麼敢說話？我說你告訴他
，我啥門子沒有，誰要能把我的門子調查出來，我說他是大能人。
我真沒門子，我啥窗戶沒有。完了他說轟動了好一段時間。後來企
業過來說，劉大姐，妳這個問題處理的，從來沒經歷過，他說就是
來一個廳長，他也不敢這麼處理。我說正因為我官小我才敢，我那
烏紗帽小我不怕掉，他烏紗帽大，他不怕掉嗎？所以就這樣，就把
這個問題處理了。
　　他那個礦務局的一把手原來是這個市的副市長，我每次去出差
到他那都是他負責接待。你說這把他從政府這面調到礦務局這面當
一把手了，吃飯的時候他說劉大姐，這件事真讓我為難，妳要不來
處理我沒法處理，妳說這面市政府是我的同事，這面現在也是我的
同事，我站在哪面？我真難！他說妳一來解決了，好，那就按文辦
事。這件事就給它處理完了。所以後來誰都說，這老太太都傻到一
定程度了。因為啥？我確實沒有一點膽怯，因為我覺得我沒有私心
雜念，我不是為我個人，都是公家的事，是不是？假如我要是有心
眼，我要聰明，我要像人家那樣，那我肯定站在市政府這邊，你說
我去，好吃好喝好住招待我，不說遠接近送也差不多，我一下子一
錘子就把人市政府得罪了，得罪就得罪。完了他們說以後妳還去不
去了？我說工作需要我還去，我說祕書長不是我小老弟嗎？



　　所以你看，這二十多年我在省政府工作不容易，尤其對一個女
同志來說相當相當難，在那個地方說白了，如果沒有什麼窗戶門子
，想進去太難了。我是怎麼進的？是要寫一本企業青工教材，那時
候我在東安廠宣傳部，給我們工廠一講的任務；一共十講，給十個
大企業。我當時在宣傳部的學習室，這個任務應該是我們宣傳室的
任務，當時我們哈爾濱河圖街著了一把大火，宣傳室的小馬一家，
你看他燒成重傷，老爹燒重傷，他姑娘也燒重傷，媳婦也燒重傷，
全家四口全重傷，他們室就得出人去護理，所以室裡就缺人，部長
就把這個任務交給我們學習室。當時我們學習室五個人，四個臭小
子，就我一個女的，我們主任說，你們四個都出去整文憑，整文憑
以後將來提升得有用。我跟我們主任說，我說讓他們四個臭小子出
去整，他們年輕，我說我不整文憑，我也不準備提升。我們主任說
，可不是我不讓妳去，將來妳提升不上可別埋怨我。我說我不埋怨
，我跟你在家幹活。就這樣，這不就剩我倆嗎？來了這個任務，我
們主任就問我：素雲，妳是在家當我這個主任，妳還是出去寫書？
我說這兩樣我都不行，寫書我也寫不了，主任我也不能當。他說反
正妳得選擇其一。我尋思尋思，我寫書去，我就去寫書去了。我是
第七講。我記得可清楚了，住在機械局的招待所，又我一個女的，
耍單幫，人家那十個，九個企業來的，加上省裡去的，全是男的。
我誰都不認識，到那我還找不著，又得我學生接我、學生送我，後
來好在安排住宿，擱那四十天住了。我尋思我寫完就讓我回去，我
一個禮拜就把我那一講寫完了，完了交卷遞上去了。人家處長看啊
看啊，我就等著說，妳寫完妳回去吧，也沒說這話，又給我一講，
說第二講趙大為他媽媽有病住院了，他沒工夫寫，第二講妳也寫了
吧。那就寫吧，第二講一個禮拜又寫出來，半個月我就把兩講都寫
出來了。交完卷還是不讓我回去，今天讓我抄這個，明天讓我抄那



個，有時候一天抄一萬多字的材料，就壓得我這小手指頭這都扁了
，確實很累，但是我跟人家都不熟悉，我不敢說我累，抄吧！可能
就是這個，結果就被去領著我們寫書那個頭頭相中了，就認為我寫
東西快，寫字也快。
　　當時他們沒說什麼，等寫完了以後就上牡丹江去出書，我們又
上牡丹江。出完書，回來坐在火車上，我記著是八月三十一號，八
月的最後一天，這個處長就跟我說，他說小劉，明天妳再到我們辦
公室來一趟。我當時想法就是書寫完了也出了，結束了，十個人湊
在一起聚會聚會就散夥，吃散夥飯唄，我這麼想的。第二天我去了
，我問他，我說上哪找你們？他說上省政府的四一二。你說我就給
記個四二一，結果我學生把我送到省政府，我上這省政府大樓糊塗
了，找不著了。我就認識這一個，我挨個辦公室看，看誰我也不認
識，這哪去了？這四二一也沒有。後來我就想，反正他說的是四，
我就在四樓轉，轉轉轉轉到四一二，一下子看見，給我高興的，我
說我可找著你了。他說妳幹嘛？我說我轉了半天找不著你。這不就
找著了嗎？找著了，他就跟另外一個處長說，說小劉來了，你不是
讓她捎一封信嗎？我說他們咋沒來？說他們不來了，就妳自己來，
完了說給你們書記寫一封信妳捎回去。我以為這封信裡裝的是我的
鑒定，這不你看寫書就寫了四十天，出書又出了將近一個來月，這
麼長時間，可能我回去之前給我們領導寫個我的工作鑒定，我以為
裝的是這個。
　　我拿著就回去了，回去就遞給我們書記，我們書記當著我面就
撕開了，撕開以後就嘴裡叨咕，借不行，調可以。我說借誰、調誰
？他說省裡相中妳了，我去開會的時候他們說要把妳調過去，但是
今天寫這信他說要借。他說借不行，完了我們書記又寫封信，明天
妳再給他們送回去。我成了信使了，我就拿著我們書記這封信，第



二天我又給人送回去了，我說我們書記給你們的回信。當時處長們
一看，說人家書記不同意借，同意調，那就調吧，說那妳明天就來
上班。我就尋思讓我上這兒，我聽誰的？我回去就跟書記說，書記
說去吧！我說我在東安廠沒幹好，你咋不要我了？完了說不是沒幹
好，是妳工作幹得好，要不上面能相中妳嗎？就這麼的，就把我弄
到省政府去了。
　　過了兩個月還是三個月，那處長就嘀咕，我一聽就是關於我的
令。我不知道調工作還有令，後來通過那件事我才知道，調工作不
是你人去了就行，你得有張紙，是令。那時候我不知道，我就聽說
小劉這令整不來怎麼怎麼的。後來我說啥令，你們是不是說我？說
是，說妳原來是公辦老師，妳的令在妳們區教育局，工廠說了不算
數，說妳區教育局那局長不給妳的令。問我說妳區教育局認識誰？
我說我認識局長。他說妳怎麼認識局長？給兩個處長高興壞了。我
說我一九六四年剛上班的時候，他是我的校長。完了說這回可好了
，趕快去找那個局長要令，那個老頭姓王。我說行，我就尋思去了
我就拿回來。我就去了，正好我進那個樓，那個王局長往外出，碰
見我了：素雲妳幹啥來了？我說我找你要令。誰要妳來的？我說省
經委那處長。他能管得了妳嗎？妳怎麼去的？就給我領他辦公室去
了：妳跟我說說，妳怎麼上省經委的？我說東安廠給我送去的。妳
怎麼進的東安廠？我說教育處給我送去的。妳是教育處的人，妳是
公辦老師妳知不知道？妳是歸我管，他工廠管不著妳，他有什麼權
力給妳送到省裡去？我說王局長，你們幾家商量商量，給我定個地
方，你們讓我上哪我上哪，讓我回來我回來。王局長說上我這來。
我說上你這來幹啥？我這缺個人事科長。我說那我不幹。他說那妳
想幹啥？我說要當局長還差不多。那老頭就笑了，說妳看我再待兩
年我就退了，兩年以後我倒給妳行不行？我說那不行，要倒你現在



就倒。開玩笑，因為那時候我剛上班，小孩，他們對我就像對孩子
似的，所以說話就很隨便。他就跟我說，素雲不能給妳令，妳必須
得回來。第二天我上省裡又跟人說，說局長不給我令，處長說妳不
是認識嗎？我說認識他也不給我。
　　這就又過了一個來月，那兩個處長叨咕，說這回局長可能氣消
得差不多了，妳再去要去，又捅咕我去要去。我又去了，這局長還
不給我令，說不行，我又回來報告，不行。後來我們工廠那個黨委
書記倪書記就跟我說：素雲，我把妳送到省裡去我可遭了罪。我說
咋的了？他說妳這個令擱區教育局我說了又不算，我整不出來，那
面省經委還不饒我，說你既然能把人給我送來，那令你得給我摳出
來，他說妳說我咋辦？我說那我不知道你咋辦。我家二樓就住著我
們工廠的人事副廠長，他老伴和我一個部，都在宣傳部，她老伴跟
我說，她說素雲，我家老張就為了要妳這個令，跟那王局長都拍桌
子了。他家那老張脾氣特別好，沒看見過他發脾氣。我說那何苦，
不給拉倒，我就回來吧。後來倪書記說不行，我既然答應了，我讓
妳回來，我這臉往哪擱？我說我回來你就不見他們了，你這臉往哪
擱都行。這不就不讓回來嗎？後來怎麼給我弄出這個令？倪書記找
了平房區的區長，叫張茂林，他倆是哥們，倪書記就說，你一定要
把這個令給我摳出來，什麼代價都行。這個區長就跟王局長談條件
，你談條件，你提條件。這是王局長後來跟我嘮嗑說的，他說素雲
我可合適了，我一看區長來找我談條件，那我肯定是留不住，留不
住我就得佔點便宜，我就說東安教育處的中層幹部任我挑兩個，二
換一。我說你可真黑。結果挑了兩個絕對是大主力，一個中學的副
校長，一個中學的黨支部書記，那是我們教育處的兩個尖子人物，
一下都給拔去了，拔到區裡去了，給我們教育處拔的嗷嗷叫，倪書
記說：素雲，拔的我心都直疼，沒辦法。



　　四十年一貫制就這個頭型，沒變過，就這樣到了省政府去，我
走道又二目平視，腰板溜直，我也不知道別人看我，因為我不看別
人，我不知道別人看我。有一次我們處長問我，他說小劉，妳樓上
樓下走，妳發沒發現有人看妳？我說沒發現，我說看我幹啥？他說
人家教育處那個劉慧珍問我，說你們基層處擱哪挖出個出土文物？
我成了出土文物了。就這個打扮，整個省政府沒有。我們處長說，
妳看看人家那些女同志，人家都穿啥，都怎麼打扮的，妳再回家照
照鏡子，妳瞅瞅妳。我說照啥鏡子，我就這樣，我說現在來省政府
我還挺注意儀表了。我就給他舉了個例子，給我們那幾個處長笑的
。我說在東安廠培養入黨積極分子的時候，我就參加這個積極分子
班，八個班，結束那天每個班派個代表發言，我們班就派我，我就
發言，發言以後又從這八個班裡選一個上工廠中層幹部會上去發言
，又把我選中了。要不我那時候可能就是小名人，現在是大名人。
選中了，我們工廠以前我沒去過，我不知道人家會議室啥樣，那會
議室是進了門以後往前走，轉過來是講台，聽眾都是衝著進的這個
大門。我當時是什麼打扮？是撿我學生的一件黃上衣，洗的都非薄
非薄的，洗的時候你不敢那麼抖摟，一抖摟它就壞了，洗完了揉巴
揉巴就這麼晾上，就這樣一件黃上衣。穿一個藍褲子，就不像上省
政府這沒補丁，我那兩個大補丁多長？每個洗乾淨補丁都一尺來長
，就這麼兩個大補丁。就這打扮我就去發言去了。我從這門進來以
後，他們後面一堆人沒看著我，等我走到前面，我得轉過來，這不
我就面向大家了。後來我調到工廠宣傳部，我們那馬主任跟我說，
他說素雲，妳可出了名了。我說我咋出名了？他說妳記不記得那天
妳來發言啥打扮？我說我啥打扮？他就跟我說，他說當妳一轉過來
身的時候，這些中層幹部心裡說，哎喲我的媽，咋這打扮？我說我
不知道，我沒聽著。他說他們心裡話。後來人家這些中層幹部互相



嘮嗑的時候，我都是話題。這不後來我就調到宣傳部，人家就說這
馬主任，那大補丁上你們室去了。就這樣，你說我就上省裡來了，
人家說省裡沒有我這樣的，又沒門子又沒窗戶，就知道傻巴呵呵的
幹活。
　　我告訴你們，我剛開始政府這公文我不會寫，我當老師我不寫
這玩意。我後來上黨委宣傳部，我管黨員教育的，就編黨員教育那
個教材就可以了。結果到這，第一次祕書長帶著三個處長和我去齊
齊哈爾車輛廠調研，我以為人都是大官、小官，就我是一個小兵，
沒我事，我就跟著蹓躂，我就這麼想的。結果人匯報的時候，我既
沒長耳朵聽，我也沒做記錄，什麼目標管理、反饋，我全聽不懂。
等回來以後，祕書長在火車上就說：小劉，這個調查報告第一稿妳
寫。這下傻眼了，我寫啥？我也沒有記錄，我也沒聽明白，我也沒
聽多少，這咋整？照本實發，我說祕書長對不起，我沒有記錄。那
妳幹啥來的？我說我想聽，我還沒聽懂。他就跟這三個處長說，你
們三個把記錄本都給小劉，給她一個禮拜時間回家寫這個調查報告
。沒辦法，我就拿著這三個處長的記錄回家去寫，不會，寫不出來
，這調查報告我沒整過。
　　後來好不容易連編帶湊的我整了一份，一個禮拜到了，我去交
卷去了。祕書長這麼看那麼看，我一看我就知道不合格，我自己都
覺得不合格。祕書長說：小劉，妳寫的這是啥？我說不是調查報告
嗎？他說妳這也不是調查報告，妳寫的是報告文學，說我寫的報告
文學。我說那我就能寫到這種程度了。祕書長說，那第二稿我也不
能難為妳了，第二稿我要讓妳寫，妳又不知道報告啥了，完了說我
們一個處長，說第二稿你來寫，這樣這一關我算過了。後來我就知
道了，出去跟祕書長、跟處長搞調研可得做記錄，可得長耳聽。我
這個文字材料之所以現在寫的速度是比較快，就是那幾年擼出來了



。因為第一我認真，我要說我要把這個事幹好，我肯定能把它幹好
。那祕書長真有水平，初中文化水平，那老頭，搞調研那一套太好
了。他問人家什麼話我都記下來，對方怎麼答我都記下來，就這麼
給我擼出來了，所以一年以後我寫材料一點不費事。我跟祕書長說
，我說祕書長，這回我不寫報告文學了，你讓我寫調查報告我就給
你寫調查報告。
　　所以在省政府工作有苦也有樂，但是樂的時候少，苦的時候多
，能給你出各種各樣的麻煩。我形容就是像一個大漩渦，都在這裡
漩，我就舉例子跟他們說，我說這人都在這漩渦裡漩得跟頭把式的
，看著太可憐了。我說我沒在這裡，他說那妳在哪？我說我在漩渦
外面，我站著我這麼看，我看漩你們不漩我，真是這樣的。所以在
省政府也確實學到了一些東西，有些老同志工作能力、業務水準確
實值得我學習，但是有好多是屬於風紀上的東西，就這麼多年我一
直是沒有接受。我的感覺就是我行我素，我做人就是這個原則，性
格又這麼強，你想改變也改變不了我，我就是這麼想的。所以有好
多難題在我這好像是很輕易的就解決了，它不是個什麼難題，有的
人遇到一些問題就沒辦法解決。就像我這樣的，一點依靠沒有，人
家一般的都依靠哪個主任、依靠哪位領導，我啥也沒有，我就是我
這攤工作，我不讓領導挑出毛病來，我盡心盡力去幹，我處理問題
公平、公正，這就是我做人的準則。
　　所以這些年我在省政府，就在我們委是出名的，說全委二百多
號人，就妳活得最瀟灑，他們問我怎麼活得這麼瀟灑。我們現在老
幹部處那個處長張人同，那時候他在企業處當副處長，他回家跟他
媳婦說，我們委就劉大姐活得瀟灑。他媳婦問，為什麼劉大姐活得
瀟灑？說劉大姐誰臉也不看，人讓她發言，她就說大實話；不讓她
發言，她還不搭言。我說我不討厭。他媳婦說，那你向劉大姐學學



。他說我學不來。他媳婦說為什麼？他說劉大姐啥也不爭、啥也不
求，我還想撓扯個一官半職。因為他家和我家離得不太遠，我上班
不一直走嗎？他體重可胖了，我說人同，你是不是該減肥了？我說
我天天上班我感覺走可好了。他說劉大姐，那我也跟妳走。他就跟
我走了一段時間，他說感覺挺好，他跟我走的時候他說，我就這麼
跟我媳婦說的。我說人同我沒辦法，那你就累吧。因為啥？你要想
求個一官半職，你必須得看領導臉色，哪個領導你也不敢得罪，你
就活得累。我說你十分精力，你得有七、八分的精力放在這個人事
關係上，二、三分的精力放在工作上那就不錯了，我說那樣你不活
得累嗎？他說劉大姐，我太羨慕妳了，但是我又做不到妳這一點。
一直到現在，他就提個正處長。前些日子打電話，他跟我嘮嘮嗑，
說劉大姐最近身體怎麼樣？我說挺好。我說人同，你這一官半職撓
扯上去沒有？他說劉大姐，到目前為止看來沒啥戲了。他可能再待
二、三年也退了。我說手指甲撓扯掉了沒有？他說沒撓扯掉也撓扯
出血了。真是費了很大心思，這我知道，完了官還沒提上，他還挺
煩惱的。我說你何苦來的？我說你看我現在，我可瀟灑了。他信佛
，人同和他媳婦都信佛，我說你既然信佛，你怎麼跳不出這個框框
，你為什麼要在那漩渦裡跟著一堆漩？你跳出來，跳出來你就輕鬆
了。
　　出了不少笑話，所以我在省政府比較出名。雖然我和任何人沒
有什麼接觸、來往，我就是上班，我那攤工作，下班回家，但是人
省政府大院裡好多人認識我，因為我那大照片大，在我們委對著樓
梯那面牆上連著掛了三年。別人的照片，我不知道那是分什麼檔次
還是咋的，為什麼有大的、有小的，反正我的照片在最中間，兩邊
各有五個小照片，比我那個小，就是那樣的。
　　我漲工資我不知道，你說就這個事是不是做為機關最關鍵的事



？兩件事，一個是升職，一個是提薪，它倆現在還密切相連，你提
官就升錢。就這事我怎麼就沒放在心上？有一次我們人事處長高雪
明跟我說，說劉大姐，妳現在是咱們正處長裡工資最高的。我說不
對，我來的時候，從企業來的時候我低工資。他說這幾年妳工資咋
漲的妳知道嗎？我說不知道。他說妳漲了二次千分之二。我說我怎
麼就知道一次？那一次我知道是因為畫勾，整個表把這人名單都列
在那表上，你同意誰你就畫誰，千分之二，那量很少很少，所以那
次三上三下劃這勾，我就有印象了，最後把我劃上去了，完了我就
漲了個千分之二。所以很多人，有的羨慕，也有的嫉妒，就說妳啥
窗戶門子都沒有，妳跟哪個領導也沒有啥關係，怎麼千分之二就落
到妳頭上？我說你別問我，我不研究這個問題，我也不知道，你問
領導，為啥要落在我頭上。就這漲了千分之二。後來又漲了一次千
分之二，據說我是連續三年優秀公務員，所以又漲了一次工資。完
了我就變成全委正處裡工資最高的，這我都不知道。
　　再說提職，我們那時候叫計經委，就是計委和經委合，當時一
九八六年下半年我們提幹部，就三上三下又劃勾，我都在那勾裡，
都把我劃上去了，結果公布的時候就沒有我。我們處的一個同志就
跟我說，說素雲，妳得找領導問問，妳那時候三上三下都劃上去了
，怎麼一公布就沒妳了？我說提誰都好，問那幹啥？我就沒去問。
後來跟我說這話的這個同志他替我去問去了，問完了回來說，素雲
我給你問了，問明白了。我說那咋回事？他說因為當時黨組正在開
會，去了一個科長，男的，比我大兩歲，進屋就哭了，跟領導說，
你看我這麼大歲數了還是正科長，我覺得我這把應該提副處。領導
一看見挺為難，你說這麼大一個男同志哭鼻子淌眼淚的，另外也確
實，提也行。說那指數有限，提一個就得下去一個，說誰下去？只
有我和任何領導都沒啥關係，人家有的領導還不太熟悉我，說這個



劉素雲是誰？就劉素雲下去。我就這麼下來了，那個科長就頂我那
個位置上去了。這把我就是這麼沒上去，按道理下一把再提幹我是
不是應該排在前面？假如我不犯錯誤的話，我應該排前面。後來連
提四把沒我戲，我自己像不知道似的。第五把提的時候，我在地鐵
辦案子，財經處小姜打電話，說劉姐妳快回來，第五把提幹那個單
子下來又沒妳，妳咋的了，妳犯啥錯誤了？我說自我感覺良好，沒
覺得我犯啥錯誤。他說那妳得回去跟領導說說，我說我不說。我為
個人的事從來沒麻煩過領導，我也沒去說，第五把也沒我的戲，這
一九八六年。
　　這就到一九九０了，一九九０年計委和經委分家，就一個委分
成兩個委，原來不叫計經委嗎？現在分成經委和計委，分家的時候
正好趕上七一開表彰會。因為那時候我在機關黨委是組織幹事，我
們組織的會都開完了以後，當時那個副省長孫奎文是我們的一把手
，他在那個主席台上坐著，我尋思人都走了，這領導咋還在台上坐
著，沒坐夠啊？我心裡尋思，我們就收拾收拾會場。他就這樣，跟
我擺手，我尋思叫誰？回頭看也沒誰，就我們黨委這二、三個人。
他說素雲看啥，我叫妳。我就過去了，我說孫主任你叫我幹啥？他
說素雲對不起，我得給妳賠禮道歉。我說你給我賠啥禮、道啥歉？
他說素雲妳不是一九八六年下半年提的副處，這把分家我怎麼才發
現妳還是正科？我說是啥就是啥唄。他說這四年了妳咋不找？我說
我沒那習慣，我找誰？他說現在連挽回的餘地都沒有了。他說我跟
俊明和那個誰，又去一個叫西歐，我跟他倆說了，就這兩個領導分
到我們委了，他說我跟他倆說了，素雲的問題做為遺留問題，過去
以後要儘快的提起來，他倆都答應了。我說你別給他們出難題。
　　我知道一分家肯定我們這面力量弱，人家計委那面力量強，計
畫的計，一分家以後權力在那面，我們這面權力小，肯定硬手人都



往那面過。再說當時我們有兩個人，就是我倆必須得留這面一個，
上那面一個。跟我在一起那個王書記是個老頭，他那年就到點退休
，給他分到經委，給我分到計委。有的人就給我透信，說劉大姐，
妳分到計委，那個老王頭分到經委，妳可別犯傻，別跟他換，小年
輕小林子告訴我的。後來這個王書記就找領導哭去了，老頭說你看
我都要退休了，我就想找一個有權的單位，我退休了我不待遇能好
一點嗎？這領導為難了，這麼大歲數，你說老處長，哭了，但是領
導沒找我。後來這小林子又來囑咐我：劉大姐，老王頭去找領導哭
了，他要留在這面，妳可千萬別吐口，別跟他換。我說那讓他哭啥
，回來以後我就說，我說王書記你別難受，我說咱倆顛個個，我上
經委，你上計委。老頭當時就笑了，像小孩一樣，他說素雲妳願意
？我說我願意。他說那妳去跟領導說去。當時我就去找我們一把手
，我說我跟王書記換，我上經委，給王書記留計委。我們那一把手
挺向著我，說素雲妳考慮考慮，大家可都願意上計委。我說無所謂
，就這樣我就這麼上了經委。
　　結果這麼一分家，我們這面力量特別弱，正處位置、副處位置
全都佔滿了，沒有一個名額，還多出十二個，你說啥年月再提拔？
就等退一個，倒出一個位再能提一個，你說還多餘十二個，那你就
等著吧，排著。就這樣，這不就到了一九九二年，到了一九九二年
黨工委給我專門下了一個名額，就給我帶帽下來的，提副處。有人
就說，這把咱委提幹部怎麼就提劉素雲一個？完了人家領導說，說
這不是咱們委的指數，是黨工委專門下的，機關黨委的組織幹事必
須是副處級員。就這麼的，我就撿一個副處級員。這副處級員，我
們有個規定是什麼？副處必須滿三年才能提正處。兩年我就提個正
處，提到監察室當主任。為什麼能提到那兒？因為監察室清水衙門
，人家一般的人不願意上這個地方，願意去也就是為了這個官，這



個正處，人不是為了幹這個活。當時我們領導不知怎麼的就把我相
中了，就把我提到監察室去當這個正處，監察室主任。這時我們委
又有議論了，有的人就說，劉素雲才兩年，怎麼就提正處了？這時
候，我說群眾的眼睛是亮的，有人替我打抱不平，站出來說話了，
說人家從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二年六年都沒提上副處，你們咋不出
來說，咋沒人說劉素雲咋這麼多年連副處沒提上？現在人家兩年提
個正處，你們又眼紅了？這是後來他們有人跟我說。我就找領導去
了，我說西歐主任，聽說有人願意來當監察室主任，我說誰願意來
給他行不行？我們主任說我，這是買賣？妳說給他就給他？我說我
幹啥都行，你讓我再當個副書記員也可以，我說他願意來當讓他來
當。那不行，所以我就這麼的當了三年。
　　一九九七年我又自己把這個正處級就辭掉了，所以人家都說我
是逆社會潮流而動的人，人家說妳和一般人真是不一樣。把官給辭
掉了，完了派一個主任接我的班，也在我們省政府大院裡，體改委
調過來的。體改委就跟他一起的有一個小女孩認識我，就跟我說：
劉姨，妳咋把他叫去當你的主任？我說怎麼的？她說他可愛打仗了
，那脾氣才酸性，我們委我們處沒有不打到的。我說上我這正好。
她說為什麼？我說我不會打仗。他打我不打，打不起來，這回聽老
法師講法那不對了嗎？是不是？他急我不急，他愛打仗我不跟他打
，那能打起來嗎？
　　除了我以外，我們下面還有兩個，一個四十多歲的，一個三十
多歲的，就我們四個人。完了來了，來了那天我給你們學，可有意
思了，他來了以後就給我們三個開會，就居高臨下，一頓指手畫腳
，說你應該怎麼的，你應該怎麼的，你應該幹什麼，那是第一次見
面。當時我們董存就不願意了，我一看我就趕快捅咕他，你看新主
任到任了，他說深說淺咱聽著唄。後來董存跟我說，劉大姐憑啥？



妳那官是妳自己不幹的，給他倒個地方，他來了還來指揮妳了！我
說他來他是主任，他就應該指揮我，你有啥不平衡的？完了他說妳
要不捅咕我，當時我就站起來說兩句。這不就叫我給壓下了嗎？他
就說、說，布置了一頓工作。說完了，我說錦林你說完了？我說你
說完了我說兩句？他說劉主任妳說。我說錦林，全委沒有管我叫劉
主任的。我說我給你說個笑話你聽聽？他說那妳說說我聽聽。我剛
提那個正處的時候，鶴崗經委來電話，我接的，對方就說我們找劉
處長。我咋回答的？我說我們這沒有劉處長，有柳處長。人家那面
哈哈笑了，說劉大姐我們不就找妳嗎？我尋思尋思，我是處長啊？
我就跟錦林說，我說全委沒有管我叫劉主任的，全都是劉大姐或者
劉姨，比我年齡大的都管我叫素雲。我說你來，你比我小，你就叫
我劉大姐就可以了，還親切。我說我不喜歡稱官銜，別人我也很少
稱人官銜，就這樣的。他說那行那行，劉大姐妳說說。你說我這開
場白我咋說的？我說錦林聽說你脾氣挺酸性，愛打仗，有這事沒有
？當時你說那個臉真是像紅紙一樣紅，我還像沒事似的。錦林說：
劉大姐，聽誰說啥了？我說也沒聽誰說啥。我說錦林我跟你說，咱
們幾個人要和和氣氣好好幹工作，就咱監察室這點工作，輕鬆，一
點不費勁。我說如果你要是好打仗、好吵吵，我說好，我們仨歇著
，你一個人幹，行不行？我們仨誰也不跟你打仗，你打不起來。這
就是我們第一次見面的碰頭會，就他說那套話，我就說了這麼一套
話。
　　等後來熟悉以後，錦林跟我說：劉大姐，我五十多歲了，沒有
誰這麼跟我說過話，妳那天一說，我簡直都坐不住了，我想這個劉
大姐咋這樣？後來我們倆一起共事三年，處得特別好、特別融洽，
我病的時候他都哭了。後來就是我病重的時候，沒確診，我病到那
種程度，我不知道是那個病，連續感冒發燒四個月，天天拿著那個



餐巾紙塞著兩個鼻孔，就那麼一天班我也沒耽誤。到年底了，錦林
唉聲歎氣，我說錦林你咋的了？他說劉大姐，有八個材料需要寫。
我說那還用嘆氣嗎，寫唄！我說那樣，你拿來我翻翻，你寫兩個短
的，這六個給我，我說這行不行？因為他臭小子他坐不住屁股，所
以我就寫六個，給他兩個。他說這個行，他說劉大姐那不好意思，
妳看妳比我大，妳還寫六個。我說我沒你那些應酬，我說我寫吧。
這樣就寫，等我那六個寫完了，我說錦林，你那兩個拿過來好打字
上報。有報國家的，有報省裡的。完了他呵呵笑了，劉大姐，我才
寫半個。我說你可真是的，我說行，你把那半個完成行不行？把沒
寫的再給我。我就塞兩個鼻子寫了七個材料，就在那不久，不到半
個月我就住進醫院了。錦林就哭了，說劉大姐我真不知道妳病這麼
重，他說那七個材料妳咋寫出來的。就這樣的，這不就整了一共八
個材料，如期上報，啥事沒耽誤。
　　再一個，我能看他喝酒。他是喝酒不要命，朋友多，今天你請
明天他請的。後來乾脆我看著他，電話放在我桌上，一來電話我先
接，凡是請他喝酒的我一律擋駕，我說錦林沒在。他擱對面坐著，
一聽這話就說：劉大姐，又請我喝酒的？我說是。後來他回去可能
跟他媳婦學了，他媳婦打電話說劉大姐，錦林這回可找了一個好伴
。她說我都說不了，有一次因為喝酒我說他，他七天沒回家。我說
還有這事？他來了，我說錦林我得搞搞調研。啥調研？上哪搞調研
？我說我得調調你。他說調我啥？我說聽說你喝酒，你家小趙說你
兩句，你七天沒回家是嗎？這事她咋告狀了？我說那她跟誰說？就
這樣。一直到我有病之前，喝酒的問題我給他扳得差不多了，基本
上不是特別推脫不掉的，他一再說，劉大姐這個實在不行，去吧去
吧，不是這樣，堅決我都給他擋了。
　　我有病以後，過年分大米，都別人送的，他不是官嗎？人家不



出頭送。去了以後，他們告訴我說：劉大姐，妳一退下來我們可倒
了楣了。我說咋的？他說妳在那兒，錦林也不跟我們發火，也不跟
我們打仗，妳一病了以後他又恢復老樣子了，今天罵這個，明天罵
那個。我說是嗎？有這事嗎？我說下次分東西，你告訴錦林給我送
。他說我們不敢說，哪有主任給送東西？我說你告訴他，劉大姐說
，劉大姐的東西必須你親自送。我得把他整來。後來他們回去說，
他說劉大姐有令我得執行，完了分東西他來給我送。擱樓下一按門
鈴，劉大姐我給妳送什麼什麼了，雇的人給妳送來。我說不行，送
上來，我就讓他給我送上樓，我家三樓。送上來了，一開門，我說
你不用進屋，你就站在門外就行。我站在門裡，我倆這不對臉嗎？
我說錦林，聽說你這段時間有點犯老毛病，好罵人、好發火，有沒
有這事？完了笑了，說是不是他們來告我狀來了？我說是，不瞞你
說。我說你怎麼能這樣？你看董存也快五十歲了，吳裕也四十多歲
了，我說你們一般大，為什麼不能好好相處，你為什麼要犯老毛病
？以後改改改，說改，回去了。
　　改我得落實，你改沒改？過一段時間我打電話，我調查調查，
錦林這毛病改沒改。完了他們告訴我說劉大姐，妳說話太好使了，
錦林回來說，我到劉大姐那送東西，就問我罵沒罵你們，跟沒跟你
們打仗，你們是不是告我狀？他們說是，我們送東西時候說了。完
了就說，以後你們監督我，我再不跟你們打仗，再不罵你們。後來
調到辦公室去當主任，說這回脾氣改得可好了。所以他人是個好人
，工作也很認幹，我說你這一個脾氣你就糟了，是不是？同志之間
本來相處得很融洽，你發一次脾氣把人就得罪了。我說得罪人是次
要的，人家大家不願意跟你共事，這樣你工作不就費勁了嗎？所以
我就想，同志們在一起共事本身就是緣分，你說真是，全世界七十
億人口，怎麼就咱們幾個在一個處室，這不是多生多劫的緣分嗎？



你說為什麼這次這個道場咱們就能碰頭，這不也是多生多劫的緣分
嗎？就是一定要珍惜這個緣分。
　　反正我就是傻呵呵的，就幹了這麼多傻事，給你們說了那麼多
笑話，我看大家聽得都呵呵笑了，這回沒哭鼻子。笑總比哭好，以
後不要哭，是不是？應該堅強勇敢一些。我也不覺得我昨天和今天
上午說什麼了，都把你們感動掉眼淚了，我真不知道我說什麼感動
你們了。以後咱們大家，無論是在家裡還是在外面，好好跟大家相
處，和和氣氣的大家都高興，這不就是落實六和敬嗎？不但一個道
場要六和敬，家庭也要六和敬，整個社會都六和敬了，哪有什麼爭
端？哪有什麼戰爭？遇到問題的時候都讓一點、退一步，人家不說
嗎，退一步海闊天空，咱們為什麼要鑽那個牛角尖？遇啥事別往一
塊擠兌，尤其是夫妻之間、婆媳之間，互相關心一些。我對老伴關
心不夠，這次我給你們講完了，回去我一定多多關心我的老伴，因
為我老伴是大菩薩，他今生來度我來了，我得感謝他，得用實際行
動。今天就跟大家說這些。


